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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育 的 灵 魂
———吉尔·德勒兹电影思想给予的启迪

徐　辉

摘　要：在教育中，美育是一个根本性的教学层面，对于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人才具有根本性的意
义。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电影思想为我们实施美育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启示：用 “教育蒙太奇”营造

审美情境，“装配”一个审美性课堂，是美育的关键；“装配”一个 “现代电影”式的课堂，让受教育者

在审美中遭遇一个巨大的 “问题”，从而自行开发其原创能力，是美育的灵魂；“装配”一个 “古典电影”

式的课堂，在审美中传授必要的知识，则是美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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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学当中，美育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为成功地实施美育，我们需要对其灵魂有一个准确

的理解和把握。

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通过对电影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电影思想。

其中，关于原创性思维的启动及实质的看法，为我们理解美育的灵魂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笔者试图以德勒兹电影思想为基础，围绕美育的关键环节和核心目的，揭示美育的灵魂，为人们理

解和实施美育提供一点参考。

一、电影：现代与古典

在德勒兹的电影理论中，“蒙太奇”、“时间 －影像”和 “运动 －影像”是三个关键词；“现代电
影”与 “古典电影”的区分则是一个核心话题。简言之，“时间 －影像”对应着 “现代电影”，“运动

－影像”对应着 “古典电影”，“蒙太奇”作为 “装配”则是电影的根本手段。

在此，我们首先需要说明：这里的 “现代”和 “古典”皆非纯粹的历史范畴，即当前的电影并非

一定是 “现代电影”，早期的电影也并非一定是 “古典电影”。德勒兹判别 “现代电影”和 “古典电

影”自有其独特的标准。

具体地说，在德勒兹看来，电影是 “活”的，是一台由 “蒙太奇”行动 “装配”而成的、自行运

转的影像 “自动机”［１］。在其自动运转中，有两个东西得以感性化：“运动”和 “时间”［２］。

“运动”即影像自身的 “纯粹活动性”，是其感知、动情、冲动、动作等官能的活动，其表现是影

像的位移运动。

“时间”即 “电影时间”：影像自身的时间。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日常理解的、可无限分割的线

性时间，而是同时展现着已经发生 （过去）、正在发生 （当刻）和即将发生 （未来）三重面貌的 “纯

粹时间”，永恒地规避 “当刻”而流变是它的特性。根本地说，这是一股永恒的 “绵延之流”，且和

“精神”具有内在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可视为一股 “精神流”，即电影的 “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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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德勒兹首先借助柏格森认为：在电影中，影像的 “运动”是 “时延①”、即电影 “全体”的

“活动切面”［１］（３４），主张 “全体 －时延间的同一化”［１］（３５）；其次强调 “全体也就是开敞，它所反映的是

时间甚或精神”［１］（５２）。其中，“开敞”指的是在永恒地持续进行中的敞开：一股持续的 “绵延之流”。

从它反映 “时间”和 “精神”看，此 “绵延之流”即 “时间流”和 “精神流”。这意味着纯粹 “时

间”作为一股 “绵延之流”，在 “精神流”意义上等同于电影的 “神韵”。最后，所谓 “绵延”，则意

味着永恒地流变，即规避 “当刻”：颠覆既定而创新。简言之，“时间 （神韵）”即一股对所有既定之

物予以颠覆的强力流变：在 “时间”面前，一切都将裂解、变化。

根本地讲，作为一台由 “蒙太奇”装配而成的、自行运转影像的 “自动机”，电影的特质就在于让

“运动”和 “时间 （神韵）”自行感性呈现。

进而，在 “运动”和 “时间”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包、互动关系：电影影像的 “运动”会促动电影

“时间 （神韵）”的绵延，电影 “时间 （神韵）”的绵延也会促动影像的 “运动”。那么，在 “装配”

影像自动机的蒙太奇行动中，究竟是让 “运动”、还是让 “时间 （神韵）”居于直接呈现的支配地位？

据此，德勒兹区分了 “现代电影”和 “古典电影”。

具体地说，在 “运动”与 “时间”的互动中，如果电影 “时间 （神韵）”获得直接呈现，并且支

配着影像 “运动”的延展，影像 “运动”仅处配合 “时间”呈现的从属地位，那么电影便是 “现代电

影”，相应的电影影像即 “时间 －影像”。反之，影像的 “运动”始终直接呈现且主导着 “时间 （神

韵）”，“时间 （神韵）”始终通过影像的 “运动”而间接呈现，且从来不颠覆 “运动”的延伸，那么电

影则是 “古典电影”，相应的电影影像即 “运动 －影像”。

然而，电影毕竟是人的作品，没有人的创制，无论是 “现代电影”还是 “古典电影”都无从谈起。

从电影创制来看，它有一个根本性手段：作为 “装配”的蒙太奇。相应地，装配出 “时间 －影像”之

“现代电影”的蒙太奇，是 “现代蒙太奇”；装配出 “运动 －影像”之 “古典电影”的蒙太奇，则是

“古典蒙太奇”。

由此我们看到：在德勒兹的电影理论中，至关重要者有三：“蒙太奇”、“现代电影”和 “古典电

影”。在这三者中，分别包含着对美育的重大启示。

二、蒙太奇与美育

作为 “装配”的 “蒙太奇”对于电影的意义，在前苏联电影导演兼电影理论家 ＣＭ爱森斯坦那

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他那里，“蒙太奇”不仅是镜头间的 “剪辑”，而且是 “镜头”，甚至也是 “画面”的构成方式。

从前者来说，即所谓的 “镜头内的蒙太奇”，从后者来讲，则是所谓的 “画面内的蒙太奇”②。于是，

在讨论 “蒙太奇”的实质之际，德勒兹指出：“某些作者早已能够在镜头里、甚或在景框中 ‘置入’蒙

太奇”［１］（７４）。换言之，“蒙太奇”作为 “装配”，充溢着电影的各个角落。取镜、分镜和剪辑并非电影

制作前后相继的三个环节，而是同时共存的三个层面［２］（６５－６６）。这意味着对于电影来说，“蒙太奇”即

一切③。

８０１

①

②

③

“时延”，对柏格森之 “ｄｕｒéｅ”的台湾译法，大陆学界一般译为 “绵延”
爱森斯坦说：“一个镜头 ‘迸发’开来成为一连串蒙太奇片断。反过来说，蒙太奇展开收拢起来就汇集成一个镜头的构图

形态”（［俄］ＣＭ爱森斯坦蒙太奇论 ［Ｍ］富澜 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６）。镜头的构图形态，显然属于
“取镜”，即 “画面内的蒙太奇”；而镜头迸发开来能够成为一连串蒙太奇片断，则意味着镜头原本即如此片断的 “装配”结果，

“装配”已发生于镜头内：“镜头中的蒙太奇”。

需要说明：这与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 “禁用蒙太奇”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篇幅所限，对此只能另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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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森斯坦在论证 “蒙太奇”之际，还将视野扩展到电影之外，而探索着小说、

诗歌、绘画、戏剧等领域，甚至在中国的象形文字中，他也发现了 “蒙太奇”［３］。简言之，爱森斯坦为

了论证 “蒙太奇”对于电影制作的根本地位，在到处发现 “蒙太奇”。

当然，爱森斯坦有自己的目的：论证 “蒙太奇”对于电影的可靠性。但是，他如此的做法，也说

明了在非电影领域中同样存在着 “蒙太奇”。例如，绘画是对各种绘画元素的 “装配”，音乐是对各种

音乐元素的 “装配”，象形文字则是对各种象形文字元素的 “装配”，等等。据此，我们可以将教学活

动理解为对各种教学元素的 “装配”，而提出 “教学蒙太奇”这个概念。具体地说，所谓 “教学”，即

是按照 “教学蒙太奇”，将诸如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育对象等各种教学资源 “装配”成为一个具体

的 “教学课堂”。

但若仅止于此，那么最多只具有教学方法论层面的意义，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涉及教学活动能否成

功这个问题，更谈不上美育能否成功。

当我们就此返回电影来思考 “蒙太奇”时会发现：“蒙太奇”有一个基本的任务：通过对影像及其

构成元素的 “装配”，造就一个将观众 “感染”、“吞噬”、使之 “忘我”的电影 “氛围”，即我国著名

导演费穆所谓的电影的 “空气”［４］。这正是电影的 “审美情境”。毋庸置疑，如此的 “审美情境”关涉

着电影能否成功。无论是 “古典电影”还是 “现代电影”，如果它根本没有营造出让观众 “忘我”的

“审美情境”，那么谈论它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如此一来，接受电影蒙太奇的启示，我们的 “教学蒙太奇”必须调动各种教学资源，将教学活动

“装配”成一个 “感染”受教育者的 “审美情境”：审美性课堂。否则美育的成功将成为空谈；就像没

有 “审美情境”，无法谈论电影的成功一般。

由此，我们有理由说：使用 “教学蒙太奇”，调动各种教学资源 “装配”一个 “审美情境”性的

教学课堂，是美育的关键。

顺便指出，美育并非艺术教育，而是所有学科教育的一种根本性层面。凡以 “装配”一个 “审美

情境”的基础而展开的教育，皆为美育。若无如此的 “审美情境”，即使是艺术教育也不能称为美育。

只是，我们需深思： “装配”一个 “审美情境”是否能够确保美育的成功？换言之， “装配”出

“审美情境”作为美育的关键，是否也是美育的灵魂？我们的回答是：这要看如此的 “审美情境”在发

挥着怎样的作用？

为阐明美育的灵魂，我们需深入分析 “现代电影”及其核心：“时间 （神韵）”。

三、现代电影与美育

“现代电影”不同于 “古典电影”，在此，“现代蒙太奇”实施着对 “时间 （神韵）”的直接释放，

从而让 “时间 （神韵）”自动感性化。因此，“现代电影”的影像被称之为 “时间 －影像”。

只是，在 “现代电影”中也有影像 “运动”。严格说来，凡电影必有影像 “运动”。只是在 “古典

电影”和 “现代电影”中 “运动”作为影像的 “活动性”，分别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规范运动”

和 “脱轨运动”。

在 “古典电影”中的 “规范运动”，指的是影像 “运动”始终遵循着 “感知 －回应”模式：从感

知到某种冲击开始，到最终做出回应动作结束。在 “现代电影”中，影像 “运动”则逃脱了这个规范

模式，表现为 “脱轨运动”［１］（４２０）。“脱轨运动”的意义在于：影射 “运动”与 “时间 （神韵）”之 “从

属关系的反转；不再是时间从属于运动，而是运动从属于时间。”［１］（７４２）在此，“时间 （神韵）”获得直接

呈现且处于主导地位，影像 “运动”则作为 “脱轨运动”处于从属地位。换言之，当影像 “运动”发

生 “脱轨”时，便 “会呈现一种直接现身的时间先行性”［１］（４２１）。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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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德·西卡的 《偷自行车的人》。

按照巴赞的说法，该影片给出的只是 “日常生活的一个意外事件”［５］：战后的意大利，主人公在一

家人生活难以维系的情况下，幸运地得到一个工作机会。为此，他需要一辆自行车。于是他倾尽财力，

甚至变卖家当购买了一辆。然而，就在上班的第一天，自行车不幸被盗。他必须找回这辆车，否则将

注定再次失业，一家人将无法生存。因此，他跑遍了工会、天主教公益会等机构。简言之，他在罗马

奔波了一天，结果却是令人失望。多方寻找无望时，他偷了别人的自行车。但他的行为却被发现并被

当场抓获。尽管因其年幼之子的 “说情”而免遭惩处，但在无望无助之中，他又成了一个盗贼，在幼

子面前尽失尊严。

深入地看，偶然发生的 “丢车事件”，是一个处于发生中的 “事件”，它造成的影响正在延续，即

同时展现着已经发生 （过去）、正在发生 （当刻）和即将发生 （未来）这三重面相。这便是一股无始

无终的 “精神流”，感性化的绵延的 “时间”，即正值延展的 “神韵”。作为 “神韵”，意味着它永远带

有尚未明晰的 “神秘”，就如同 “时间”必然带有永远尚未到来、即将到来，但无法预知其结果的 “未

来”一般。简言之，真正获得呈现的 “神韵 （时间）”一定带有一种 “未确定性”。于是，上述 “丢车

事件”，表现为一个尚待读解的事件，需要主人公去应对、读解。

但是，如此的事件是一个要取消主人公及其家人生存资格的 “事件”，它的影响过于强大，远远超

越了主人公的解读能力，因此主人公表现为无法做出回应动作，偶尔做出的动作都不是对相应感知的

回应，甚至连思考都无法找到一个回应的 “路口”：思维窒息。这便是 “感知 －回应”链条的断裂，影

像 “运动”的 “脱轨”：从感知到冲击开始，但最后无法做出回应动作。

根本地讲，在 《偷自行车的人》当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直接呈现的电影 “时间 （神韵）”的绵

延，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影像 “运动”的 “脱轨”。因此，德勒兹将之视为 “时间 －影像”之 “现代电

影”。

在具体内涵层面，该影片表现了一个巨大的窘境：为了生存，主人公必须 “读解”这个 “丢车事

件”，并从中突围。然而，主人公以往所有的应对策略，都无法让他回应此事件；事件造成的困境，即

“时间 （神韵）”作为一股绵延的强力，已将他以往既存的一切既定应对模式、既定应对理念全部颠覆。

在此，他的行动系统瘫痪、思维窒息。然而重要的是：人作为人，在面对取消自己生存资格之困境时，

绝不会束手就擒。相反，他会启动生命深处的全部潜能，致力于一次毫无基础、没有任何依托的创造：

纯粹的原创。由此，死里逃生。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电影中遭遇如此困境的主人公时，自己也

会在 “忘我”中与之同化，与他一同经历一次 “凤凰涅?”式的重生。

“现代电影”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这里：用 “教育蒙太奇”装配一个 “现代电影”式的课堂，

在一种让人 “忘我”的 “审美情境”中，用一个巨大的 “问题”持续地将受教育者 “围困”，让他自

行 “死里逃生”，从而开发出自身的原创性能力，而不是由教师替他解决问题。退一步讲，即使教师在

场，他也应该是一个与受教育者共同面对巨大 “问题”的同行者，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参与者，即使

他知道答案，或准确地说肯定知道答案；而绝不应该是一个给出最终答案的 “高级保姆”。这便是美育

的灵魂：在审美情境中启动原创思维，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人才。

对此，我们需要强调：这一切必须在 “审美情境”中进行，而不是不顾 “审美情境”的营造而将

受教育者置于困境。例如贫困地区的孩童因为始终承受着一个现实的生存危机性 “问题”的侵袭，在

学习积极性方面往往超过富庶地区的孩童，但现实的、非审美的困境，带有将学生 “困死”的危险性，

例如贫困地区学生的无奈退学等。因此，美育的灵魂不在于此，而在于像在 “现代电影”中那样，用

一种 “审美情境”中的 “困境”将受教育者围困。这里没有任何将受教育者困死的危险性，就像在电

影中绝不会发生将观众困死的情况一样。换言之，即使电影中的主人公在困境中被困死，作为观众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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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依然是重生。

所以，使用 “教育蒙太奇”，“配置”各种各样的教学资源，营造一个 “审美情境”式课堂，是美

育的关键；在此 “审美情境”中用一个巨大的 “问题”将受教育者围困，让他自行在 “思维窒息”中

死里逃生，是美育的灵魂。

然而，“问题”作为问题、“困境”作为困境，还需要受教育者对此有所认识，有所理解。如果受

教育者根本就意识不到我们的问题是一个 “问题”，那么他也不会自行进入原创进程。

于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明确了美育的灵魂之后，还有一个美育的基础的问题：受教育者必须拥有

理解问题是 “问题”、困境是 “困境”所必须的 “知识”。换言之，围绕 “问题”的设置，传授相应的

“知识”，是美育的基础。

在此，“古典电影”呈现出了对我们的重要启示。让我们深入地解析 “古典电影”及其核心：作为

“规范运动”的影像 “运动”。

四、古典电影与美育

如前所述，所谓 “古典电影”，即 “古典蒙太奇”装配起来的 “运动 －影像”的电影。其中，影

像 （可具体表现为角色）面对遭遇到的冲击始终具有相应的回应能力，总是能够做出相应的回应动作。

换言之，影像 “运动”始终在按照 “感知 －回应”模式运行不悖。

相应地，“古典电影”中也有其 “神韵 （时间）”在延展，正如 “现代电影”中存在着影像 “运

动”那样。所以，德勒兹将 “古典电影”的 “运动 －影像”也称之为 “时间的间接影像”［１］（７４）。只是

“古典电影”中的 “神韵 （时间）”始终处于影像 “运动”的支配之下，规范的影像 “运动”始终处于

直接呈现的主导地位。

举例来说，在美国电影 《２０１２》中，黑人科学家在印度朋友的工作基地感受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极

度升高后，作为回应动作便是赶回美国向政府高官报告。这便是一个 “感知 －回应”链条，即影像的

“规范运动”。由此，人类将面临一次让科学家、政府高官极为害怕的危机这样的 “神韵”获得呈现。

在继而的影像的 “规范运动”循环中，电影的 “神韵 （时间）”被明朗化：一次灭顶之灾。

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神韵 （时间）”的绵延，始终端赖于影像之 “规范运动”的延展，始终受控

于影像 “运动”。要之，“时间 （神韵）”一旦服膺于某个规范，它就一定会变为一个确定性的理念，

或者说理念性 “时间 （神韵）”。

顺便指出，我们日常所谓的时间，作为线性的可分割时间，即是人类理性对 “纯粹时间”予以限

定性理解的产物：人类规范造就的抽象理念性时间。

因此我们看到，针对 “运动 －影像”之 “古典电影”，德勒兹说：“生成自运动 －影像构成的就是

理念”［１］（７７）。其中 “运动 －影像构成”指的是按照 “感知 －回应”模式进行的影像配置。根本地，按

此模式构成的 “运动 －影像”，最后一定会给出一个 “确定性的理念”，即 “古典电影”的 “中心思

想”。

进而，如此的 “中心思想”，一定是某种既定预设 “知识”。 “古典电影”即一种以传播 “知识”

为核心的电影。例如，前苏联的 “古典电影”传播着 “无产者革命必然发生”、“共产主义一定实现”

等 “知识”；美国 “古典影像”传播着 “美式民主统治全球”等等 “知识”。

由于如此的 “知识”传播是在醉人的 “审美情境”中进行的，所以它的效果极佳，以至于在不知

不觉当中，我们已经理解、接受了影片所要传播的 “知识”。

“古典电影”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由此呈现：为传授 “知识”，我们在美育中需要按照 “古典电

影”的模式，“装配”一个让受教育者在感知之际能够做出回应的审美性课堂情境，在不知不觉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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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授于他。

但在此我们必须辨明：传授 “知识”，仅仅是为了让受教育者对我们设置的 “问题”有所理解，这

尽管是教育的一个重心，但绝非它的最终目的。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人才，而非仅

仅传授 “知识”，美育亦然。因此，如同 “古典电影”般地传授 “知识”，仅仅是美育的基础，而不是

美育的灵魂。究其原因就在于：在 “古典电影”中，观众的独立思考和原创能力根本没有得到有意的

培养。稍加体会便能发现：观看美国大片，我们根本不用思考，凭借既有经验便可理解。所以，它也

被称为 “娱乐电影”。从内涵上看，在那里，我们能够接受的只是以 “美式民主统治全球”为核心的既

定预设理念 （知识）。其中影像从感知到回应的 “运动”，属于一种影像本身的 “自问自答”。忘情其

中，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地位，更谈不上原创行动。简言之，这是一种审美式意识操控、高级 “填

鸭”。当然，“古典电影”也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希区克柯的悬疑片则确实启动了观众的思维，就像我

们将 “启发式教学”引入美育中那样。但希区克柯的悬疑片依然会用一个最后答案终结观众的思考，

等于告诉观众：事情最终就是如此，不用再思考了。这依然是一种意识操控。所以，归根到底，即使

将 “启发式教学”贯穿于美育之中，这种方式依然不能说是美育的灵魂。

我们没有否定上述这种方式的意思，而是需要深入分析。首先，教育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如

在初等、中等教育中，传授 “知识”更为突出，因此如此的方式具有某种可行性。但在高等教育中如

果依然如此，便属不足。

另一方面，“启发式教学”有两种情况：答案由教师最终提供；答案由受教育者自己找到。从前者

讲，如果在美育中我们是在有意地训练受教育者的思维能力，那么我们则是在有意地贴近美育的灵魂。

如果我们仍然是以传播 “知识”为目的，那么这最多是无意中贴近了美育的灵魂。应该说，在初等、

中等教育阶段，教师能够做到上述地步已实属难能可贵，但我们强调：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知道，“启发式教学”的开端，是一个 “问题”的提出。注意：一个 “问题”的解决，绝非

一条途径。教师的答案只是诸多途径中的一条。此后，若能让 “问题”继续存在，让受教育者继续探

索新的路径，那么他的独创力将得到训练。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始终和受教育者一同探讨问题，最

终答案由受教育者自己获得，那么我们便真正地通达于美育的灵魂。但这已不是 “古典电影”式、而

是 “现代电影”式的美育了。

据此，我们认为培养以独立思考为基础的 “原创能力”是教育的最终目标，传授 “知识”只是一

个核心基础。为此，我们主张：实施美育当以 “教育蒙太奇”为手段，调动各种各样的教学资源，“装

配”一个 “电影氛围”般的 “审美情境”，将受教育者 “吞噬”； “装配”一个 “古典电影”般的课

堂，以求在审美中传授基础性的知识；“装配”一个 “现代电影”般的课堂，让受教育者在审美氛围

中，遭遇一个他能够意识到的巨大 “问题”，唤醒他生命深层的原创性能量，使之在 “忘我”中 “凤凰

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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